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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天马山与相望的佘山一样出产

茶叶。由于病虫侵蚀，一些茶树逐渐退化

萎缩或死亡。如今在繁杂的灌木林中偶

尔还能看到稀疏低矮的茶树，但如不仔细

辨认则很难发现它们的影子。

那时，古斜塔东侧有片枝叶繁茂的茶

树，山脚营区也有几棵。它们一年四季都

有叶子，春天长出的叶子比营房四周的冬

青还要翠绿清俊。要不是“老山东”教我辨

识，我一直认为是冬青了。有天他采了半

篮尖芽嫩叶，到炊事班把叶子倒入铁锅，戴

上帆布手套反复揉捻翻炒，直到叶子干瘪

枯萎，像冬天落地的柳叶。他拈了一撮凑

近鼻子闻闻说炒出香味就是泡茶喝的茶叶

了，并放入茶缸注入开水。顷刻，水中的枯

叶缓缓舒展恢复了原样，也染绿了水，飘出

了香气。我照他的样子啜了一口，咂咂嘴

渐渐觉得微涩中的清香特别爽口。于是茶

的味道和模样印在了心里。

不久，母亲发现了此事就如法炮制。

炒好的茶叶粗糙猥琐，可在开水里也照样

嫩绿如初，香气袅袅。母亲还从天马山上

采摘了一些鲜嫩的竹叶、野薄荷、蒲公英等

物，洗净晒干放着。到了清明这天拿出搪

瓷茶壶，放入少许茶叶和几片竹叶、薄荷等

干物冲入沸水，说是泡“清明茶”。喝了能

去心火，明清浊。一年到头会明明白白事

事清楚。但母亲的话我并未在意，只以为

母亲的清明茶仅是解渴而已。

又是莺飞草长嫩芽初上的日子，该喝清

明茶了。年迈的母亲仍如期泡清明茶，只是

茶叶是现成的炒青，且多了几片甘草和几朵

金银花。虽然少了天马山的味道，但茶性没

变，母亲的初心也没变，还早早地嘱咐我别

忘了喝清明茶。这天，坐在春意盎然的院

子，沐浴着温馨的阳光，品着母亲的清明茶，

想象着这个季节的天马山，竟有一种心明神

清的坦然和梦回少年的滋味。那激情的岁

月，青春的憧憬，执着的追求，以及说不清道

不明的岁月片段和无数个记忆情节，都被这

明朗温暖的阳光和轻盈的春风梳理得像杯

中荡漾的嫩芽，慢慢地沉淀于一泓碧水中。

而忧郁浮躁又柔软缱绻的心也不知不觉地

被青涩幽香的茶水过滤得清澈透明，好似杯

中的片片茶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其实人非圣贤。明白世事既需要时间

的过滤，更需要静心的感悟和反思。比如我

曾觉得母亲取名清明茶似乎有点牵强；也曾

觉得明前的茶过于稚嫩青涩，中看不中品，

其品相和香味都远不及绵厚醇香的秋茶。

但今天我终于明白，母亲的用心是要让我记

住“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的清

贫，和希望我能做个健康明白之人。而事实

上无论是母亲的清明茶，还是别的茶，不仅

能让我彻底卸去束缚，在悠然的细品之中

纵情荡涤性情和放逐心灵，尤为重要的是

能澄明灵魂，静下心来明智地审视自己和

人间百态。正如有年清明，与茶友在杭州

梅家坞喝茶时一位采茶姑娘说的那样：季

节不同茶味不同。这是自然的造化，决不

能以品相和口味差异来评定茶的本性。明

前茶是上品，以后的次之。因为明前茶经

过一冬的积累，蕴含着天地之气和雨雪之

精华。清明时节，嫩芽初出，身心清净，泡

在水里，看似柔嫩清瘦，可它也能一吐清

香，沁入丹田，润肺生津，使人清明。

一席话，我幡然醒悟。细细一想，人

的一生不可能事事如意，永远辉煌。重要

的是保持精神上的青春和心灵上的清明，

哪怕是一时或点滴的闪光也是生命的辉

煌。就如清明茶，虽然清淡，却有芬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

是树木种类齐全。独独喜

欢春柳，是故乡情结在心中

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

四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春天明媚鲜

艳，夏天热情喧闹，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

素洁，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

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的四季，底色

都是老绿的，香樟啊、桂树啊、冬青……高高

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浓郁着。当然也

有一些落叶乔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

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仰视，都感受不

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的

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夏里是各种层

次的绿，过秋入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

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冬天啊。但

不管如何，它们都离你很近，哪怕有一丝风

过，它们也会轻轻飘摇，像是一种邀请。

早春时刻的柳，看上去清冷萧瑟。你

牵起一枝，瘦瘦的柳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

苞，硬硬地鼓着。轻轻触摸着，仿佛能感受

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这芽壳是压抑，

也是保护吧。不过，毕竟是江南的二月，只

要留心，就能捕捉到那若有若无的浅浅春

意。就说这脚下的草坪，枯黄陈绿中，一簇

簇的清新草芽都探出了小脑袋。要不了多

久，几场雨过，就绿茵茵地一片连一片了。

“最是一年春好处，草色遥看近却

无。”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无论南北都

应该有这样一个秩序：一年的春好，那草

色淡淡映入眼帘，春天的世界就更换了一

件漂亮的新衣。于是，一切都在这浅淡柔

和的新绿上，一日日地生动、温暖起来。

至于说纳兰性德“多事年年二月风，剪

出鹅黄缕”的新柳，即便是江南，也是要稍

晚些出现的。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

可以沿河看柳。一般这时间，我经常在午

后驱车去往江边。防洪堤下，是一片宽阔

的湿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的芽

叶早已经冲破了芽壳的保护，青葱的，见风

儿长。柳穗还没扬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

叶间，像乖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

去，长长的柳树林，嫩绿中

染着鹅黄，如轻烟一样迷迷

蒙蒙，给澄澈的江水镶上了

一道明亮的花边。满眼“扬

子江头杨柳春”的我，只有

喜悦，根本理解不了“杨花愁杀渡江人”的

意境。

春野踏青时，除了渴望遍赏春色，我

还喜欢挖野菜。在我看来，田野里这些草

木，承天地雨露阳光，自由地生长，是大自

然的恩赐。

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英还是荠

菜，虽然口感柔嫩，也是满嘴春天的味

道。可是我建议你，留一点耐心。让它们

有足够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华，孕育出更

浓郁的滋味。于我，这时节的野菜每每让

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中就总是泛起

酸楚，吃在嘴里也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她小时

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更是困苦。

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吃。人们都盼着开

春，春天草根救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

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被挖走了，连新

生的杨树叶都捋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自母亲。

孩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除

了白雪皑皑的冬天，其余的日子都是花团

锦簇。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花卉，但每个季

节都有自己的代表。春天有芍药、含笑，夏

天是扑啦啦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

花就成了主角。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

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报花名”：春季里风

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

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听

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在我的心里，草木更是有品格、通

人情的。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

失信于岁月。

所以呀，早春的日子里，最美的事儿就

是去亲近这些草木。它们能让你跟着春

天，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细细地体会时间的

流逝，季节的变幻，岁月的脉动。在静默中

与草木交心，便能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真情。

早年，村子里的菜园都是聚在一起的，

这是生产队长的安排，他找出一片既肥沃又

离村庄近的土地来，按人口分到户。于是，

家家的菜园就紧紧挨着，种瓜的时候大家一

起种瓜，种豆的时候大家都种豆。自然到了

菜抽薹开花时，家家菜园里的菜花齐刷刷地

竞相开放。先前这些嫩绿的白菜，借着肥沃

的土壤，一个多月的光景就长得如此健硕，

它们有的高过我们农村娃的头，接近父母的

肩膀；有的高度虽不足一米，但花照样开放。

再过些日子，种豆的时节到了。母亲在

精挑细选中，只留下了几棵菜薹，任它生长、

结籽，说是在蓄来年的白菜种子。其余的，

她用菜刀将它们砍倒，一部分喂猪，一部分

喂人。就是这园子里的菜，一季又一季，一

年又一年，从我们的口入，滑过我们的胃道，

不知不觉间留下了一种叫着乡愁的味儿，它

像母亲身体上的乳香，粘贴着我们的胃壁。

在故乡生活的头18年里，我并没有感觉到。

就是在离开故乡后，特别是久别故乡久别亲

人之后，这种味儿愈发浓烈，像一壶烈酒，一

不小心催落了我们的泪滴。

我依旧记得那些春播的时光，母亲总是

肩扛锄头，手挎竹篮，竹篮里装着播种的种

子。父亲或前或后，常常挑着一担粪桶，待

母亲把土地平整好、挖出一个个土坑来，父

亲便将一瓢瓢粪水浇到坑里，母亲再放入种

子，然后用土盖上。她专注于菜园，专注于

春种，每个坑挖出的深度和大小几乎一模一

样，如同用尺子量过一般。她不放过任何一

个大的土块，发现之后，一定要用锄头将它

们磕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种出好的菜来。

菜园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样样生机勃勃。

岁月一季一季向前滚动着，一茬一茬

的蔬菜，在母亲打理的菜园里回应着四季，

滋养着那些割猪草、捉蝴蝶的孩子们，让他

们的身体充满能量。吃着母亲种出的蔬菜

长大的我们，羽翼渐丰，如竹子般拔节，当

翻出头年穿过的衣服穿在身上小一大截的

时候，母亲苦恼于她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快，

以至于她还没有准备好为他做新衣的银两

（这是那个年月家庭贫困人家常有的事）。

就在母亲的精耕与苦恼中，常常跟着她去

菜园的儿子，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脚印留

在了菜园，留在了清晰的记忆里。

母亲侍弄着菜园，一天天老去，特别是

父亲去世后，她像失伴的鸳鸯，独自蹲在晚

年的岁月里。前些年，她说她种菜有些力不

从心了，一个人在家也吃不了那么多，一碗

菜薹能吃上两三餐。于是，园里的菜再也不

像以前种得那么多了，空

出来的土地，余力滋养出

了一些杂草，它们横行地

铺张开来，与蔬菜争抢着

阳光、雨露，最终挤退了

母亲种的蔬菜。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

之后，我把她接进了城

里。我家的那一块菜园，

野草高调地占领着。上

次我回去，看到有几株菜

花长在里面，大概它们的

种子是从鸟粪里落下来

的吧。随着浩荡的春风，

这些细枝细叶细黄花也

来世间走上一回。看着与之相邻的菜园里，

蔬菜长得格外茂盛且惹人喜爱，我的眼泪不

禁涌了出来。母亲对菜园充满热爱，她一生

用心耕耘着，对待每一季的蔬菜，就像对待

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己之能给它们浇水、施

肥，给它们以尽量多的营养，让它们生发，生

长出我们想要的一切。季节轮番上场，老了

的不是光阴，而是我的母亲。因为身体原

因，去年她不得不放手菜园，留下空寂，留下

风雨光顾后打结的土地。

又是一年春季时，我回到故乡，春风

依旧，菜园依旧。只不过是这方土地长出

的，已不是我所记得的那时模样的菜花，

而是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它们踮着脚尖，

任风吹摆。也不知是哪个随手丢下的一

个空塑料袋，飘到了我家菜园里，它嵌在

杂草间被风灌满，像一个醒目的标志，堵

在我的视线里，堵得我有些心慌。站在菜

园边的土埂上，真想回到从前，可我却不

知道是该向左还是向右。

所谓麦蚕，就是把青麦

穗 加 工 成 可 以 食 用 的 食

品。要说起来，这麦蚕的制

作还比较繁复，它得先选好

要加工的麦穗。当年我们

郊区乡下小熟种植的是三麦，即大麦、元麦

和小麦。做麦蚕不能用大麦，因为它的麦

芒太长，麦粒不及元麦、小麦粗大。小麦性

黏，也不太适宜。最合适的是元麦，好在元

麦的种植面积在三麦中比率最多。这元麦

的麦穗也有相当的讲究，必须采用籽粒已

经灌浆饱满、但外观仍显现青色的穗头。

要是麦穗还在冒浆的话，那一加工就都是

皮和浆汁。要是麦穗老了，现青黄色了，制

出来的麦蚕便又硬又粗，很难下咽。那时，

乡间常种的元麦是六柱头麦，它粒大皮薄

香味浓浓，是做麦蚕的首选。

农家把麦穗从田间采回来以后，就将

它们装进干净的布袋，然后拿起来摔打。

这摔打过程也有名堂，是一门技术活。打

时不能过分用力，力气用得太大了，就会

把嫩麦粒弄破弄碎。摔打过后，将它们倒

进筛子内，筛动着滤掉麦芒，再轻轻进行

扬簸，然后再开始炒制。麦蚕的炒制都在

灶头上进行。先是用旺火翻炒大约二十

来分钟，闻到阵阵清香时，麦粒就可出

锅。人们把它摊开，待凉透后装进袋里再

次摔打，脱去余下的麦壳，剩下一颗颗翡

翠似的青麦粒。那份晶莹，那份碧绿，真

令人赏心悦目。然后人们又将这些麦粒

放到大铁锅中，再用文火翻炒。等到麦粒

由青转黄时就可以出锅，最后趁热用石磨

磨成细细的小条子。这个时候，那青青的

麦粒成了幼蚕模样，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之

为麦蚕。它散发着麦子特有的淡淡清香，

呈现着青蚕豆瓣的颜色。麦蚕吃起来一

般趁新鲜，捏成团入口，原汁原味。

回顾历史，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崇明的

竹枝词中，就有关于麦蚕的记述。安徽文

人吴澄，旅居崇明几十年，深谙崇明当年的

风土人情。在他所作的《瀛洲竹枝词一百

首》中就这样写道：拉（读去声）麦将儿置草

窠，溻尿溻屎嘱亲婆。架橱

内有麦蚕剩，“爬糍”同倾窜

粥和。意思是收摘麦穗时

把孩子放在家中的草窝，小

孩要大小便就全交给他的

祖母。菜橱内还陈放着那吃剩的麦蚕，把

它与锅巴一起掺和着煮成薄粥。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穷苦人家用来

解救饥饿的麦蚕，竟然会成为皇帝喜欢的美

食。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时，一次路过江南

乡下，闻到了农家正在制作麦蚕的清香。吃

惯了山珍海味的他，当即下旨要当地官员找

来品尝一下。那官员是个拍马屁的家伙，立

马着人去乡间寻觅。一打听，才知道这是老

百姓用来救饥解饿的。但是为了讨好皇上，

让他吃起来好上口，便动开了脑筋做起了手

脚。他叫人将腌制过的桂花倒入麦蚕内炒

焖，再拌上白糖。乾隆一见那麦蚕绿中带

白，白中泛黄；一尝香甜鲜嫩，色香味俱全，

不由龙心大悦，足足吃了一小碗。那味道在

他的口内久久回荡，便不由自主地称它是乡

馐珍品。随身而行的厨子也暗暗将其做法

学了下来。此后，那麦蚕也就成了宫中御厨

里的一道美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不过，说实在话，吃麦蚕既费事又不

合算。老人说，做一顿麦蚕的麦子成熟后

可以煮几天吃的麦粥。但是，那个年代为

了活命，人们只好偶尔为之。后来，生活

好转了，粮食够吃了，麦蚕也就渐渐地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追求生活品质的人们觉得，那

已经收浆尚未成熟的麦穗有着新麦的清香

和鲜美，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绿色食品，

因此麦蚕重又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一年

初夏，我去南通旅游，见一景点边有老人在

喊卖麦蚕，那里人叫“冷蒸”，买的人很多。

自己也轧闹猛上前买了一点，一尝，哈哈，还

是当年那个味道。嗨，真没想到，这一久违

的、以前用来救饥、现在用来品尝的麦蚕，成

了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我尝后不由也动

了心思，回家也去试试，自己做做看，谁知道

一打听，崇明乡间已经不再种麦子了。

1959 年上海市第一次高考成绩排名

次，松江二中数学全市折桂，全国第二；化

学全市第二，物理是季军。榜单见报后，

松江二中名闻全国。

数学是松江二中的王牌学科。1960
年5月，《文汇报》以《松江二中数学教得又

快又好》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同年，数学

教研组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教研组长乔

友超老师因此赴京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

英会。此后几年，松江二中数学高考成绩

名列全市全国前茅。被誉为“四大金刚”

的乔友超、张藻、盛祖道、夏世培四位老师

为铸就这块王牌，立下了赫赫战功。

理化教研组也有良将执掌。首批获评

上海市特级教师的黄友诚是学生心目中“最

牛的化学老师”。他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大

化学系，功底深厚却从不自傲，学贯中西通

彻文理，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

吟诵曹操《短歌行》导入新课——乙醇的制

法；他和学生一起背诵于谦的《石灰吟》，出

其不意地就诗命题，要求学生揭示诗歌蕴含

的物理变化抑或化学变化。他上课形式活

泼多彩，教学语言风趣幽默。我听过他的几

次科普讲座，受益良多。黄老师夫妇身后捐

献遗体的举动让人钦佩不已。

物理学科领军人物洪惠民老师是我大

表哥1959年毕业时的班主任，小表哥就读理

科班时的任课老师，他们多次对我说起洪老

师教学水平很高，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给他

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外地任职的表兄只

要有机会回松江，总会去探望洪老师。

语文教研组长祁文才老师系教育行家，

上世纪50年代到松江二中任教，是全组语文

教师公认的“活词典”，尤其是古汉语，一些

青年教师常常嫌查阅辞书麻烦，把祁老师当

作万能工具书。祁老师会耐心地从本义讲

到引申义比喻义，从读音讲到典故，让人佩

服得五体投地。他谨言慎行，为人低调，视

名利为浮云，30年里上调工资的机会，他都

让给别人，他对儿子说：“我拿的是保留工

资，比一般老师都高，年轻老师工资低，应该

让给他们。”我无缘聆听他讲课，极为遗憾，

有一次遇到一个《新华字典》上查不到的字，

在校园偶遇他时冒昧求教，得到他的热心指

点，这一次之教成了永恒，我铭记至今。

语文组副组长方如生老师也是谦虚低

调，听说他曾经在苏北解放区给新四军战士

上文化课，我们对他油然而生敬意。樊庚稣

老师的嗓音醇和，普通话标准，堪与电台播

音员媲美，他指导的学生朗诵小组在市里频

频得奖。程积勋老师古诗词造诣很深，我们

常常在黑板报上吟诵他的作品，仰慕他的才

学，他退休以后负责《校友通讯》的编辑工

作，广大校友感激万分，其间他赠送我一本

他的诗词集，我常抚卷拜读。

外语老师对于我来说，很有神秘感。

教研组长陶善都先生水平十分了得，她身

穿旗袍站上讲台的形象，很有女学者的范

儿，深得学生们的崇拜，她是松江二中前身

江苏省女子中学唯一留下来任教的教师。

通常音乐体育美术被认为是副科中的

副课，可是，松江二中的音体美老师带领学

生编织出了灿烂绚丽的星空。留着一把美

髯的张秋华老师，执教美术，他的油画让人

着迷，他的速写让人惊叹，他的插画使学校

宣传栏生辉，许多同学受他熏陶，爱上了美

术后成为画家，尹东权是其一。李允硕旗

下的体育老师运动技能全面，三大球和田

径项目都是“三员（教员、教练员和运动员）

系一身”，教工运动队在松江境内所向披

靡，在市里也屡获佳绩，学生运动队不仅松

江第一，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

这个清明时节，我点上一炷心香，怀

念松江二中故去的老师。

过去的老厨房，都少不了风箱。风箱为

灶膛吹风助燃，灶火旺，做饭就更快更方便。

之后被鼓风机取代，鼓风机又被煤气灶电磁

炉取代。现在好多人，已经不知道风箱了。

风箱，高度60厘米上下，长度大约一米，

宽度大约在30厘米多。由木箱、木板活塞、

拉柄、活门、进出气孔组成。使用时，上方都

要压一块和风箱顶面一般大的水泥板或砖

块，这样推拉风箱时风箱就相对稳定了。推

拉风箱时，前后的活门也随之吧嗒——吧嗒

——有节奏地闭合而响，那种声音让人怀念。

风箱的木板活塞四周都有韧性尚好的

麻纸密封，就是为了让活塞与风箱内壁密

闭不漏风，这样鼓风效果更好，但是天长日

久地来回磨损，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得更换

密封的麻纸。我记得爷爷就给我们家的风

箱换麻纸，小时候就很好奇，围着爷爷边看

边问，也帮着爷爷压纸稳木板活塞。这样

爷爷干活就方便些。当收拾好风箱，我便

高兴地试拉风箱，吧嗒——吧嗒——响起

风箱声，爷爷欣慰地笑了。

冬天，听到吧嗒——吧嗒——响起的风

箱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会跑进老厨房，因

为老厨房是最温暖的地方。奶奶看着我们都

挤进锅灶前烤火，也十分高兴。我们都喜欢

拉风箱，姐姐总让着我们，她捅火添柴，我们

轮换拉风箱，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嚷着要吃

烤红苕，这个时候，奶奶就走过来，亲自来拉

风箱烧火，将红苕埋进火旁边的灰里，捅捅火

塘，有节奏地拉起风箱，不像我们拉风箱那么

猛烈，既要把握好火苗大小，不让红苕烤焦，

又不影响烧饭。那个拉风箱的节奏，我们是

把握不了的。等到红苕烤熟了，奶奶就让我

们又拉风箱烧火，我们一边吃红苕，一边高兴

地拉风箱，那份快乐就像红苕一样甘甜。

我们家的风箱是爷爷自己做的。那个

年代，乡村穷苦，一个风箱自然会用好多

年，有问题也都是爷爷亲自维修。由于用

得太久，那个手推木柄都磨出了深深的手

印，那深深的手印，成为我们家风箱显著的

标识，也留下了老厨房经年的故事。

奶奶去世后，我们就分家了，老厨房分

给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也上初中了，姐姐上

了高中，两个兄弟上小学。因此，放学回家

帮母亲做饭，这拉风箱烧火的事就成了我

一个人的事了。小时候拉风箱是闹着玩，

这个时候拉风箱就不是玩了。烙、炒、煮、

蒸需要的火候是不一样的，自然，拉风箱的

节奏自然就不一样了。松紧快慢，我常听

母亲指点，久了，自己也就能把握这个节奏

了，母亲高兴地说我拉得挺好。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我已

经步入花甲之年。风箱已经淡出了乡

村。袅袅炊烟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富

裕的乡村已经用上了煤气灶或者电磁

炉。然而，常常耳边会萦绕那吧嗒——吧

嗒——的风箱声，想起奶奶为我们拉风箱

烤红苕的笑容，想起爷爷维修风箱的情

景，曾经的风箱时代，真让人怀念。

风箱
张 勇

清明茶
——天马山印象

刘向东

春天的菜园
石泽丰

怀念松江二中的名师
姚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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